
方寸
不亂
方 芳

女
友
分
享
她
在W

hatsA
pp

群
組
的

經
歷
，
出
人
意
表
，
曲
折
離
奇
。

女
友
一
班
舊
同
學
有
個W

hatsA
pp

群
組
，
全
部
都
是
離
校
三
十
年
的
女

生
，
舊
同
學
有
說
不
完
的
共
同
話
題
。

有
一
天
，
群
組
中
其
中
一
位
，
突
然
收
到
遠

居
美
國
舊
同
學
淑
芬
︵
假
名
︶
丈
夫
的
短

訊
，
指
其
妻
換
了
智
能
電
話
，
希
望
香
港
舊

同
學
能
把
淑
芬
的
電
話
加
進W

hatsA
pp

群

組
，
對
方
指
其
妻
在
美
國
生
活
多
年
，
思
念

香
港
舊
友
，
欲
加
強
聯
繫
。

淑
芬
居
美
多
年
，
少
有
聯
繫
，
大
家
都
惦

記
她
近
況
，
群
組
把
淑
芬
電
話
加
了
進
去
，

這
個
淑
芬
也
不
令
大
家
失
望
，
話
題
活
躍
，

扯
到
舊
事
，
對
答
如
流
，
東
西
半
球
很
是
熱

鬧
，
除
了
對
話
外
，
還
有
家
庭
照
片
互
相
分
享
。
聊
了

一
段
日
子
，
淑
芬
說
要
回
港
探
望
舊
友
，
大
家
好
不
興

奮
，
還
相
約
在
今
年
的
夏
季
，
一
齊
到
日
本
旅
遊
哩
。

直
至
有
一
天
，
群
組
對
談
觸
及
女
性
話
題
，
淑
芬
的

語
氣
有
點
不
同
了
，
語
調
輕
佻
，
用
詞
露
骨
，
不
再
像

以
前
斯
文
的
淑
芬
。
這
情
況
出
現
了
幾
次
，
大
家
開
始

對
這
個
淑
芬
有
點
懷
疑
，
究
竟
這
個﹁
淑
芬﹂
是
誰
？

是
否
手
機
資
料
被
盜
取
？
是
否
有
人
冒
認
淑
芬
在
群
組

對
話
呢
？
然
而
，
多
次
試
探
結
果
，
淑
芬
對
少
年
往
事

還
是
熟
悉
的
。

為
了
解
開
疑
團
，
找
到
居
美
的
另
一
位
同
學
往
訪
淑

芬
，
發
現
電
話
號
碼
並
沒
有
錯
，
只
不
過
，
淑
芬
的
電

話
是
由
丈
夫
持
有
的
，
即
是
說
，
群
組
中
的﹁
淑
芬﹂

並
非
她
本
人
，
而
是
淑
芬
的
丈
夫
。
群
組
女
生
原
來
一

直
和
淑
芬
的
丈
夫
對
話
，
很
是
震
驚
。

更
驚
嚇
還
在
後
頭
，
淑
芬
丈
夫
原
來
是
精
神
病
患

者
，
還
有
暴
力
傾
向
，
淑
芬
需
要
經
常
躲
着
他
，
就
像

美
國
電
影
︽
與
敵
同
眠
︾
一
樣
的
劇
情
。
香
港
同
學
對

淑
芬
的
遭
遇
很
是
同
情
，
但
更
心
寒
的
事
，﹁
相
約
在

夏
季﹂
，
在
群
組
中
分
享
的
照
片
又
無
法
截
回
。

如
果
女
友
這
故
事
是
真
實
的
，
真
要
重
新
思
考
，
在

群
組
與
一
群
人
分
享
家
庭
照
片
，
是
否
要
考
慮
清
楚

呢
？

群組怪談

那
天
是
我
第
一
次
去
張
教
授
家
。
此
前
我
與
大

我
十
幾
歲
的
張
教
授
相
識
已
十
幾
年
。
據
他
說
，

除
了
家
中
至
親
外
，
我
是
二
十
多
年
來
首
次
到
他

家
作
客
的
客
人
。

到
張
教
授
家
的
時
候
敲
開
門
，
張
教
授
穿
着
不

合
時
宜
的
長
袍
正
站
在
客
廳
中
間
，
一
臉
的
心
煩
意

亂
。張

教
授
是
學
者
，
如
我
所
預
料
的
一
樣
，
進
入
屋

內
，
觸
目
所
及
便
是
三
面
牆
上
頂
及
天
花
板
的
巨
大
書

櫃
，
書
櫃
內
裝
滿
各
類
書
籍
，
裝
不
下
的
，
則
堆
在
書
櫃

門
邊
，
地
上
…
…
這
本
該
是
一
幅
書
香
滿
屋
的
好
畫
面
。

然
而
書
櫃
之
外
的
髒
亂
卻
破
壞
了
張
教
授
家
原
本
該

有
的
氛
圍
：
客
廳
進
門
處
堆
滿
了
裝
着
各
種
物
品
的
紙

箱
，
一
些
半
掩
半
開
的
包
裝
盒
，
露
出
裡
面
喝
空
了
的

礦
泉
水
瓶
子
、
啤
酒
罐
子
。
沙
發
上
胡
亂
地
堆
着
各
式

雜
誌
、
衣
物
、
毛
巾
，
還
有
糾
纏
成
一
堆
的
電
源
線
、

充
電
器
電
線
。
茶
几
上
佈
滿
厚
厚
的
灰
塵
，
擺
滿
茶

杯
、
煙
灰
缸
、
沒
有
清
洗
的
碗
筷
等
等
，
幾
乎
沒
有
剩

下
一
點
空
隙
。
茶
几
前
的
地
板
上
放
着
各
色
的
塑
料

袋
、
紙
皮
袋
，
人
從
跟
前
走
過
，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絆
倒
，
把
放
在

茶
几
邊
緣
的
東
西
噼
里
啪
啦
地
碰
跌
在
地
，
蕩
起
一
片
灰
塵
。
客

廳
尚
且
如
此
，
一
眼
便
可
看
見
的
書
房
和
臥
室
就
更
不
用
說
了
。

令
我
意
外
的
是
，
在
這
個
已
有
了
一
些
年
頭
的
老
住
宅
區
的
房

子
裡
，
張
教
授
已
住
了
二
十
多
年
，
客
廳
那
佔
了
一
面
牆
的
落
地

玻
璃
窗
竟
然
連
窗
簾
都
沒
有
裝
，
裸
露
的
玻
璃
窗
上
積
滿
灰
塵
，

窗
邊
的
牆
面
上
牆
皮
大
塊
地
耷
拉
着
，
搖
搖
欲
墜
。

這
是
根
本
不
像
家
的
一
個
家
。

張
教
授
面
有
愧
色
，
這
個
傳
統
、
厚
道
、
只
會
埋
頭
做
學
問
的

老
實
人
，
終
於
告
訴
我
他
想
把
屋
內
大
略
地
收
拾
一
下
，
迎
接
第

二
天
就
要
從
國
外
回
來
的
遠
客
，
但
他
自
己
不
知
從
何
下
手
。

於
是
那
天
我
充
當
了
張
教
授
的﹁
管
家﹂
和﹁
空
間
大
師﹂
，

找
來
鐘
點
工
人
，
用
了
半
天
的
時
間
幫
張
教
授
拾
掇
屋
子
。

拾
掇
的
過
程
中
，
我
不
斷
想
到﹁
斷
捨
離﹂
。
張
教
授
家
的
東

西
看
起
來
堆
得
很
滿
，
可
是
細
細
整
理
之
下
，
大
多
數
的
東
西
都

是
因
為
裝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紙
箱
子
、
紙
盒
子
、
紙
袋
子
、
布
袋

子
、
塑
料
袋
子
裡
隨
便
堆
放
而
佔
據
了
很
大
的
空
間
，
最
後
把
那

些
箱
子
、
盒
子
、
袋
子
什
麼
的
拆
除
、
扔
掉
，
裡
面
的
東
西
拿
出

來
堆
放
整
齊
，
再
把
灰
塵
擦
拭
乾
淨
，
屋
裡
馬
上
變
得
清
爽
起

來
。
再
從
附
近
的
商
場
買
來
窗
簾
裝
上
，
已
經
變
得
整
潔
的
屋
子

瞬
間
有
了
溫
馨
的
感
覺
，
有
了
家
的
味
道
。

黃
昏
時
分
，
終
於
可
以
坐
在
已
變
得
潔
淨
的
沙
發
上
喝
一
壺
張

教
授
沖
泡
的
熱
茶
。

茶
几
上
放
着
正
在
國
外
旅
遊
的
張
太
太
的
照
片
，
看
上
去
是
個

雍
容
華
貴
的
美
麗
婦
人
，
妝
容
精
緻
，
身
上
的
衣
着
、
首
飾
亦
是

不
凡
，
很
難
把
她
與
未
拾
掇
之
前
這
雜
亂
屋
子
的
女
主
人
聯
想
在

一
起
。
我
想
起
張
教
授
家
衛
生
間
門
口
黑
暗
的
小
角
落
裡
胡
亂
地

用
一
塊
木
板
釘
成
的
梳
妝
枱
，
梳
妝
枱
上
放
着
的
和
他
們
的
廚
房

一
樣
油
膩
得
發
黑
的
卷
滿
脫
落
的
頭
髮
的
髮
梳
，
更
難
想
像
一
個

如
此
美
麗
的
婦
人
會
在
那
樣
的
梳
妝
枱
上
梳
妝
，
然
後
穿
上
精
美

的
華
服
去
參
加
各
種
酒
會
。

張
教
授
說
他
們
已
經
習
慣
了
將
就
。
張
太
太
覺
得
反
正
家
裡
的

一
切
外
人
也
都
看
不
見
，
只
要
自
己
習
慣
，
便
無
所
謂
髒
亂
。
於

是
，
她
習
慣
了
，
他
也
習
慣
了
，
她
將
就
着
，
他
便
也
將
就
着
，

最
多
盡
量
在
外
面
逗
留
久
一
點
，
回
家
便
是
上
床
睡
覺
，
起
床
吃

飯
，
遁
入
書
房
寫
文
章
。
日
子
便
如
此
地
重
複
着
。
於
張
教
授
而

言
，
日
子
重
複
無
所
謂
，
文
章
不
重
複
就
行
了
。
因
此
他
的
文
章

寫
得
比
他
的
日
子
更
精
彩
，
更
有
情
趣
。

張
教
授
說
他
們
的
婚
姻
和
那
個
年
代
大
部
分
的
婚
姻
一
樣
，
並

不
存
在
愛
情
。
既
然
沒
有
愛
情
，
對
婚
姻
生
活
中
的
一
切
便
沒
有

更
高
的
要
求
，
便
可
以
將
就
着
把
日
子
一
天
一
天
地
往
下
過
着
。

說
話
間
，
張
教
授
家
新
裝
的
窗
簾
後
的
那
幾
塊
搖
搖
欲
墜
的
牆

皮
簌
簌
地
掉
了
下
來
，
跌
落
在
地
，
在
微
暗
的
燈
光
下
揚
起
一
陣

粉
塵
。
我
的
心
裡
也
隨
之
揚
起
了
一
陣
悲
哀
的
粉
塵
，
充
滿
了
對

張
教
授
的
同
情
。

難
得
斷
捨
離
，
張
教
授
，
如
果
可
以
，
選
擇
過
一
種
不
將
就
的

生
活
吧
。

難得斷捨離

蔡
英
文
終
於
如
期
成
為
台
灣
地
區
領
導

人
了
，
對
女
性
來
說
，
政
壇
又
多
了
一
名

女
領
袖
，
而
且
她
是
一
位
中
國
女
人
，
即

使
你
未
必
支
持
她
的
政
見
，
內
心
也
會
受

到
觸
動
。
因
為
她
的
成
功
，
令
人
相
信
，

只
要
肯
付
出
和
堅
持
，
你
也
可
以
脫
穎
而
出
。

﹁
換
個
人
做
做
看﹂
，
甚
至﹁
換
個
女
人
做

做
看﹂
已
成
為
近
年
選
舉
現
象
，
也
往
往
是
在

野
黨
候
選
人
的
一
張
王
牌
，
因
為
民
心
思
變
。

四
年
多
前
的
泰
國
美
女
總
理
英
拉
、
兩
年
多
前

的
韓
國
三
無
女
總
統
朴
槿
惠
，
甚
至
更
早
期
的

菲
律
賓
、
巴
基
斯
坦
的
已
故
女
總
統
科
拉
桑
和

貝
娜
齊
爾
等
等
，
她
們
當
初
競
選
時
，
選
民
也

都
只
抱
着﹁
換
個
女
人
看
看﹂
或
者﹁
給
女
人

一
個
機
會﹂
的
心
理
。

不
過
，
蔡
英
文
卻
不
太
刻
意
打
女
性
牌
，
她

的
女
性
形
象
也
不
算
很
明
顯
，
髮
型
多
年
清
湯

掛
麵
，
衣
着
總
是
淨
色
套
褲
裝
，
說
話
永
遠
淡

定
斯
文
，
連
街
頭
喊
話
都
沒
多
少
激
情
或
感
情

流
露
，
理
性
到
令
人
無
法
窺
探
到
她
的
內
心
世

界
，
她
在
勝
選
演
說
中
也
承
認
，
自
己
很
少
公

開
表
達
情
緒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相
對
於
西
方
，
亞
洲
女
性

地
位
雖
然
較
低
，
但
二
十
多
年
來
卻
陸
續
出
現

了
數
十
位
政
壇
女
領
袖
，
這
些
女
領
袖
跟
西
方

女
性
以
辯
才
取
勝
不
太
相
同
，
她
們
更
多
的
走

上
街
頭
遊
行
抗
議
，
當
中
更
充
滿
悲
情
，
因
為
這
些
女
領

袖
除
了
肩
負
振
興
民
族
使
命
外
，
往
往
也
背
負
着
家
族
情

仇
、
繼
承
先
人
遺
志
等
包
袱
，
感
性
驅
使
多
於
理
性
選

擇
，
往
往
擺
脫
不
了
復
仇
乃
至
仇
殺
的
詛
咒
，
或
受
到
家

族
利
益
集
團
的
貪
腐
行
為
拖
累
。

蔡
英
文
雖
然
出
生
於
富
裕
家
庭
，
但
非
政
治
世
家
，
即

使
在
民
進
黨
內
，
空
降
而
來
的
她
也
因
為
不
屬
任
何
派
系

而
成
為﹁
孤
家
寡
人﹂
，
以
致
被
人
嘲
笑
這
位
黨
主
席
遭

派
系
綁
架
。
她
倒
看
得
開
，
說
自
己
不
但
沒
被
綁
架
，
相

反
是
她
挾
持
了
派
系
，
因
為
她
沒
有
子
弟
兵
，
沒
有
包

袱
，
該
怎
麼
做
就
怎
麼
做
。

對
於
一
個
不
太
富
有
的
在
野
黨
，
沒
有
太
多
的
利
益
可

分
，
別
人
也
不
希
罕
，
孤
單
的
蔡
英
文
可
以
超
然
於
派
系

之
爭
而
隨
心
所
欲
。
然
而
，
上
台
掌
控
財
政
大
權
之
後
，

欲
分
一
杯
羹
的
資
深
黨
員
及
其
派
系
難
免
明
爭
暗
鬥
，
斯

文
理
性
的
蔡
英
文
恐
怕
難
以﹁
獨
善
其
身﹂
了
。

當
各
方
勢
力
夾
攻
時
，﹁
政
壇
白
玫
瑰﹂
難
免
不
會
再

變
回﹁
暴
力
小
英﹂
。
在
權
力
之
位
，
心
可
以
孤
獨
，
人

卻
不
能
孤
單
，
妥
協
是
必
然
的
。
否
則
，
寸
步
難
行
。

民選女領袖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一
位
禪
師
曾
言
：﹁
每
一
位
孩
子
，
都
是

幫
助
父
母
成
長
的
小
菩
薩
。﹂
孩
子
是
成
就

父
母
的
小
天
使
，
他
們
各
有
所
長
，
各
有
所

需
，
組
成
了
各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家
庭
。
在
他

們
當
中
，
上
天
賜
了
一
群
天
生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SEN

︶
的
孩
子
給
我
們
，
猶
如
折
翼
天

使
。
他
們
將
來
能
否
振
翅
高
飛
，
父
母
的
關
心
和

教
育
至
為
關
鍵
。SEN

家
長
們
內
心
困
苦
、
無

助
，
而
外
界
的
誤
解
對
整
個
家
庭
的
間
接
傷
害
，

筆
墨
難
喻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特
別
是SEN

孩
子
的
父
母
，
他
們
更
害
怕
子
女
將

來
面
對
社
會
，
更
擔
心
子
女
被
欺
負
，
成
為
被
孤

立
的
一
群
。
許
多
父
母
刻
意
把
他
們
放
身
旁
，
盡

一
切
努
力
、
能
力
，
看
能
守
多
少
年
。
但
是
，
我

們
總
有
年
老
的
一
天
、
總
有
離
開
他
們
的
一
日
，

與
其
把
他
們
放
在
無
菌
溫
室
中
栽
種
，
不
如
做
其

﹁
引
路
燈﹂
，
在
我
們
有
生
之
年
，
幫
助
孩
子
找

出
興
趣
，
培
養
他
們
去
適
應
複
雜
環
境
，
讓
他
們

多
添
幾
分
免
疫
力
、
抵
抗
力
，
多
幾
分
適
應
時
刻

變
幻
社
會
的
本
領
。

亞
洲
兒
童
教
育
協
會
梁
思
韻
主
席
聯
同
三
間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包
括
：
才
俊
學
校
李
啟
光
校
長
、
路

德
會
救
主
學
校
彭
章
球
校
長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望

覺
堂
啟
愛
學
校
潘
國
輝
校
長
發
起﹁
青
雲
計
劃﹂
構
思
，
希

望
讓SEN

學
生
和
家
長
多
接
觸
社
會
，
裝
備
自
己
，
同
時
亦

希
望
大
家
身
體
力
行
，
用
行
動
向
社
會
釋
出
善
意
，
多
接
納

他
們
，
消
除
歧
見
，
共
同
創
造
一
個
包
容
的
社
會
環
境
，
讓

這
群
折
翼
天
使
與
其
他
小
天
使
一
樣
，
擁
有
屬
於
他
們
自
己

的
青
雲
路
！

更

多

活

動

詳

情

：https://w
w
w
.facebook.com

/
brightskyproject

共創包容社會 思旋
天地
思 旋

看
過
一
個
故
事
，
說
在
明
朝
時
代
，
海
南
省
有
個

叫
伯
疇
的
才
子
，
有
一
天
到
了
一
家
未
曾
到
過
的
飯

店
，
叫
了
酒
菜
獨
自
酌
飲
。
飲
到
酒
酣
耳
熱
時
，
忽

然
大
叫
兩
聲
：﹁
好
酒
！
好
酒
！﹂
叫
聲
驚
動
了
四

周
的
客
人
，
其
中
有
人
認
得
他
就
是
才
子
伯
疇
，
便

對
店
東
說
他
就
是
伯
疇
，
店
東
於
是
趨
前
向
伯
疇
請
安
，

並
且
希
望
獲
得
他
的
賜
字
。
伯
疇
趁
着
酒
意
，
便
應
允
即

席
揮
毫
，
寫
下
一
首
七
言
絕
句
：﹁
一
輪
明
月
掛
半
天
，

淑
女
才
子
並
蒂
蓮
。
碧
波
池
畔
酉
時
會
，
細
讀
詩
書
不
用

言
。﹂在

一
眾
客
人
叫
出
好
詩
的
時
候
，
那
個
認
出
伯
疇
的
人

說
話
了
，
他
說
詩
好
之
外
，
大
家
知
不
知
道
詩
中
還
有
另

一
層
含
義
？
眾
人
面
面
相
覷
，
都
注
視
着
他
。
他
說
了
聲

獻
醜
了
之
後
，
便
說
，
第
一
句
中
半
邊
天
加
上
月
字
，
是

個
有
字
；
第
二
句
的
淑
女
才
子
，
那
女
和
子
合
成
一
個
好

字
；
第
三
句
中
，
碧
波
的
水
字
旁
，
加
上
酉
時
的
酉
，
是

個
酒
字
；
第
四
句
讀
字
不
用
言
，
就
是
賣
字
；
四
句
詩
說

的
另
一
層
含
義
，
就
是
說
這
家
店﹁
有
好
酒
賣﹂
。
於
是

連
店
東
也
拍
掌
叫
好
了
。

在
香
港
，
多
數
食
客
到
飯
店
去
，
飲
的
不
是
葡
萄
酒
就

是
啤
酒
。
啤
酒
講
究
的
是
個
人
口
味
，
很
少
人
會
認
為
哪

一
種
才
是
好
的
啤
酒
。
葡
萄
酒
就
不
同
了
，
好
酒
是
多
數
人
公
認

的
。
但
是
好
的
葡
萄
酒
從
價
錢
中
就
可
以
分
出
好
與
不
好
。
愈
貴

的
，
自
然
是
愈
好
了
。
但
是
，
真
正
懂
得
飲
葡
萄
酒
的
人
，
卻
能
夠

從
平
價
中
找
出
最
好
的
來
，
有
時
，
一
瓶
便
宜
幾
倍
甚
至
幾
十
倍
價

錢
購
得
的
葡
萄
酒
，
好
的
程
度
可
能
更
好
哩
。

至
於
喝
中
國
酒
，
能
喝
烈
酒
的
，
都
會
首
選
茅
台
和
五
糧
液
。
無

他
，
價
錢
貴
得
嚇
人
也
。
我
們
這
些
窮
得
喝
不
起
貴
價
酒
的
，
卻
認

為
北
京
的
二
鍋
頭
最
是
好
酒
。
十
多
年
前
花
兩
塊
錢
人
民
幣
就
能
買

到
一
小
瓶
，
比
起
如
今
幾
百
元
以
上
的
二
鍋
頭
更
是
好
很
多
。
所

以
，
所
謂
好
酒
，
其
實
也
是
個
人
品
味
不
同
而
已
。

好酒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我們去九份吃出名的魚丸和芋圓。」貼心的
年輕小友特地安排先到瑞芳老街，多遊一個景
點。那是台灣鐵道之旅的其中一站，和九份在同
一條路線。
列車抵達瑞芳站，下車時雨跟着下來。兩排老
建築中間，有一座不高的青山和不笑的天空，冬
雨綿綿像絲線飄落身上。不習慣帶傘的熱帶來
人，看着不大的雨不放心上，但愈走愈濕答答的
感覺破壞了瑞芳印象，再走幾步路過交通燈，到
對面7-11買傘後才開始瑞芳之旅。五人共用三把
傘，懶惰的人自己不撐，時在別人傘下時在雨
中，不在意被同伴酸說：「有人真詩情畫意
唷！」
走路時乖乖不淋雨，遇見美麗景物便忘記雨會
淋人。無華的老街好多小吃店，還有一座精雕細
琢的小廟叫雷聲壇。一對獅子守望廟門口，一對
燈籠發出紅色亮光，四對青龍攀在廟頂上看我們
行過。
留下不少時光痕跡的雙層房子有騎樓，有露
台，露台上花兒盛開，殘舊外觀意味着歲月的滄
桑。地上有水不好走，腳步緩慢地折個彎，小小
門面的明美書店外頭掛一把紅色雨傘，左側牆上
牌子註明「經銷高中國中小學參考書」，書店樓
上是住人的吧，露天的樓梯建在外頭，台階牆上
一叢叢茂盛的綠葉因豐足的雨水長得油油潤潤。
整個地方叫專愛取材街景的畫家一旦看見，肯定
要住上幾天，畫幾幅畫，不像我們逛着逛着，就
快到大街中心的車站了。
經過瑞芳高工，一條老鐵路在轉角處等待我
們。建在路中間的鐵路，倘有火車經過，兩邊柵
欄便降下，擋着不讓路上的車子和行人穿越，避

免危險的柵欄這時高高矗立在路兩旁。低頭看見
鐵道下邊鋪滿漂亮的不規則小石子，還有把我們
從台北帶到瑞芳的齊齊整整的鐵軌，遠遠的鐵道
中間有一盞燈，像巨人的紅眼睛，亮晃晃的，彷
彿有列車開來，但沒有聲音，只有雨點滴答。我
佇在路中央，拍攝我的鞋子和鐵軌和石子，剛拍
好，一個警察朝我走來，忐忑不安像小學生犯錯
般心跳加速，難道不可以拍攝鐵路嗎？警察先生
拎把雨傘，同我微笑說：「下雨了，我來遮你過
去對面吧。」站在對面等我的同伴們瞪大眼，一
副不肯置信的表情。到了對面，感動的人問：
「可以拍張合影嗎？」和藹可親的回答是可以
呀。三個年輕女生很懊惱地幫我拍照，和英姿勃
發的警察先生揮手道別後，她們更加沮喪地一致
讚賞，他很英俊呀！獲得和警察合影的人得意地
在瑞芳市區拍了龍嚴宮，一座比雷聲壇大很多的
廟，門口兩根石雕龍柱子不上色，廟的樣式頗有
古意，廟外正中還立着左右雕有兩隻金龍的插香
爐。
很快便到市區中心，街上兩排全是小食檔，而
且皆為老檔，祖傳三代正宗老店龍鳳腿，對面賣
番薯餅，都是油炸的。用不着走進掛着「生意興
隆」和「財源廣進」的美食街，在街上買了年輕
人要的龍鳳腿和我的番薯餅。一上計程車就問司
機可以在車上吃東西嗎？載我們上九份的司機
說：「快吃快吃，冷了漬油味道變不好吃。」
冷天捧着熱食物，還沒嚐味道，手中微燙的感
覺已經叫人胸口暖和，司機的回答更添溫馨。玻
璃大鏡的划水忙碌地左掃右刷，山路略彎曲，景
物被水光霧色氤氳得朦朧濕潤，突然一座廟出
現，司機說到了。停在車站時雨仍在下，打開雨

傘，前邊便是商業街入口，全是人，而人手皆
傘，把牆上的黃金山城九份金色字幾乎都遮了
去。
曾經去過上海、北京看人頭，就不能說九份人
很多，但站在商業街入口無法向前走，人貼着
人，後邊的人跟着前邊的腳步移動，穿過雨傘和
人頭去看兩邊店舖，有點難，地上的濕滑明顯是
下了一日雨的結果，索性低頭走路。路上人多，
店裡吃的人更多，這畫面叫座無虛席。雨像天公
在童心大發，頑皮地不停在倒水，傘群之下縫隙
間水不留情地傾下，早上洗的頭髮下午再經一次
重洗，有點狼狽。著名景點人多很自然，過量卻
叫人歎息吃不消。
這和我記憶中的九份有極大差距。印象中的九
份，有雨，但沒有人。
那個時候是不出名的九份，詩人自己開車，冬
日天黑得快，不到六點，街燈呼朋喚友地亮起
來。不熟悉這氣候的人，不習慣那麼夜還去觀
光，在車上重複問：「會不會太遲？」路兩邊昏
暗，車子過了市區開始爬坡，山巒起伏的路蜿蜒
彎曲。車泊下來，朦朧的山在雲霧間若隱若現，
呵一口氣竟吹出了水霧，像抽煙的人吐出的煙
圈，很有趣。寒意卻馬上來襲，打了個寒顫。詩
人把身上的外套脫下，叫我趕快穿上。
月色下的九份，紅色燈籠遠遠地，這邊一個那
邊一個，走近了看，是小食店。山坡路上人影寥
落，檔口小小的鍋冒出熱熱的煙，詩人說我們先
吃點東西。我說剛吃飽，那就先去看小樓。詩人
特地載我來看他不久前購買剛裝修好的小樓。九
份的房子門面都小小的，詩人開了鎖，進去是二
樓，牆上掛着詩人的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面
具。詩人把我帶來送他的面具拿在手上，「現在
就掛上去吧。」他把其中一個拿下來，換上我的
手信。我個人不喜歡面具，但知道詩人喜歡，來
之前正好去東馬演講，選了一個看起來不那麼可
怕的土人面具。空間不大，一張可以倚躺的籐椅

佔去半個客廳。「你坐，我去泡茶。」詩人開始
忙碌當主人，客人就在躺椅上享受九份的夜景。
一片大玻璃外灰藍色天空沒有星子，水裡和山下
不夠璀璨的點點燈火讓人有做夢的詩情畫意。這
樸素的山鎮像我們樸實的友誼。喝茶看海，聊着
文學朋友的故事，時間用飛的速度過去。
到樓下參觀詩人收藏的藝術品後，出來把門鎖
上，詩人說這回太匆忙，下次來住。我說好。走
過忽明忽暗有台階的山路，詩人帶我到一間小
店，買了兩塊試金石送我帶回去。當年九份出產
黃金，挖出來的礦石要在這試金石上磨一磨，才
能確定是否有黃金的成分。為此我寫過一篇散文
《試金石》。回市區前，詩人堅持要先試試九份
的招牌小食。在試金石隔壁一家庭式小店，詩人
叫來兩碗熱食物，鹹的是魚丸，薑汁甜湯裡浮沉
的是芋圓和番薯。這是我第一次吃芋圓，因為喜
歡，一直記着這名字和味道。
年輕小友帶我們到一個有大玻璃觀海景的芋圓

店，叫來的也是芋圓番薯，可以邊吃邊觀景。海
景照樣不變，燈光仍不輝煌燦爛，九份的感覺和
芋圓的味道卻不一樣了。也許上回的芋圓是裝在
陶瓷製作的厚實防燙保溫八角碗，這次餐廳提供
輕薄方便、用後丟棄的一次性保麗龍碗。商業進
駐黃金山城之後，欣賞風景需要的安靜也消失
了。
再到九份的收穫是，九份最終遺失了它最寶

貴、最迷人的幽靜和緩慢。

九份訪舊

小
時
候
有
個
朋
友
名
叫
丁
一

一
，
如
今
想
起
她
的
名
字
都
有
親

切
感
，
忽
然
心
血
來
潮
，
上
網
查

看
一
下
，
好
奇
看
看
今
日
還
有
多

少
個
丁
一
一
，
有
趣
得
很
，
原
來

也
真
不
少
，
有
附
帶
相
片
的
，
還
是
女

生
佔
大
多
數
，
而
且
看
上
去
都
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千
禧
年
代
出
生
，
她
們

的
父
母
除
了
有
即
興
的
幽
默
感
外
，
是

不
是
都
希
望
女
兒
生
一
個
就
夠
了
？
因

為
不
少
父
母
為
兒
女
取
名
，
都
有
自
己

的
意
願
，
很
多
女
兒
取
名
偉
男
／
鶚

鴻
，
就
是
渴
望
她
們
能
帶
來
弟
弟
，
倒

也
奇
怪
，
很
多
男
性
化
名
字
的
女
孩

子
，
腳
下
也
真
有
個
弟
弟
。

但
叫
丁
一
一
的
女
孩
子
應
該
是
快
樂

的
，
至
少
開
學
第
一
天
，
她
比
其
他
同

學
輕
輕
鬆
鬆
寫
出
自
己
的
名
字
，
就
已

開
開
心
心
上
了
第
一
課
。
我
那
個
朋
友

就
很
陽
光
開
朗
，
她
媽
媽
便
說
她
幾
個

學
期
都
考
上
第
一
，
不
知
那
些
龔
龍

龍
，
第
一
次
寫
自
己
的
名
字
會
不
會
苦

着
臉
？

父
母
為
兒
女
取
名
，
事
前
大
都
花
過

不
少
心
思
，
有
些
一
連
翻
查
不
同
字
典

挑
好
意
頭
的
字
，
又
不
想
重
疊
遭
遇
不

幸
古
人
的
名
字
，
就
算
刻
意
想
兒
女
有

古
人
的
成
就
，
又
怕
那
古
人
不
長
壽
。

雖
然
發
覺
今
日
新
一
代
父
母
，
似
乎
已

不
大
重
視
這
些
忌
諱
，
只
在
乎
兒
女
名
字
有
點
新

意
，
已
少
見
了
什
麼
玉
珍
／
秀
英
／
偉
強
…
…
那

些
父
母
兒
女
讀
書
多
了
，
為
了
不
想
遇
上
太
多
同

名
同
姓
的
兄
弟
姊
妹
，
都
希
望
兒
女
自
己
有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名
字
，
從
文
字
堆
裡
尋
寶
一
樣
，
挑
出

不
是
平
常
見
慣
的
僻
字
，
於
是
那
些
鎬
呀
／
禎
呀

／
涵
呀
／
炤
呀
／
鎂
呀
／
夑
呀
，
名
字
看
去
清

奇
，
不
愁
有
人
相
同
，
可
是
有
沒
有
想
過
出
入
境

時
，
海
關
人
員
電
腦
上
打
不
出
你
大
名
中
的
僻

字
，
做
多
了
工
夫
，
也
延
誤
你
過
關
的
時
間
；
還

有
，
銀
行
和
需
要
辦
理
簽
名
手
續
的
機
構
，
叫
不

出
大
名
，
人
家
麻
煩
，
閣
下
更
不
耐
煩
，
一
生
裡

頭
，
浪
費
了
多
少
寶
貴
時
間
。
丁
一
一
和
陳
大
文

／
王
小
華
／
李
志
明
的
日
子
，
就
輕
鬆
好
過
得
多

了
，
支
票
簽
名
快
捷
，
收
入
也
順
利
。
名
字
簡
簡

單
單
，
還
是
有
個
好
處
。

為兒女取個好名字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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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九份有
一份懷古
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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